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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态

■插图欣赏

《长江！长江！》插图，李赞谦绘，湖北教育出版社，202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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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少年儿童提供真正的精神养料
第十二届“周庄杯”全国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大赛颁奖仪式举办

5月27日，第十二届“周庄杯”全国儿童文学短篇
小说大赛颁奖仪式在江苏周庄古镇举行。中国作协
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以视频形式对颁奖表示祝
贺。李远涛、祁智、冯杰、栾根玉、邱平、崔昕平、毛芦
芦、周晴、周基亭、黄劲松、黄河等嘉宾及获奖作家代
表、《少年文艺》创作基地学校师生代表等近百人参加
颁奖仪式。

李敬泽在视频致辞中谈到，“周庄杯”获奖的儿童
文学作品扎根中国大地，讲述中国故事，书写中国式
童年，在题材开拓、主题探索、形象塑造、艺术打磨等
方面都作出了多姿多彩的探索，成为新时代儿童文学
短篇小说创作的一道靓丽风景线，为推动原创儿童文
学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据了解，“周庄杯”全国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大赛始
于2011年，由江苏省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工作委员会、
上海市作家协会儿童文学专业委员会、少年儿童出版
社和《文学报》社联合主办，《少年文艺》编辑部、昆山
市儿童文学创作研究会、周庄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承
办，旨在繁荣和促进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创作，为儿童
文学作家队伍培养新人，输送新鲜血液。

第十二届“周庄杯”大赛共收到3000余篇参赛作
品，通过初评筛选出58篇作品，经过复评、终评两轮
匿名评选，最终25篇作品脱颖而出。柴乔娜《糖罐里
的年月》荣获特等奖，小木屋《青春模样倒计时》、张晓
天《树上的女爵》分获一等奖，林风《千面神功》、朱云
昊《于知乐的眼泪》、罗荣青《竹蜻蜓》、吴越《顺江而

下》获二等奖，汤汤《南瓜南瓜过来吧》、秦萤亮《狐狸
哥哥与杜梨妹妹》、王晓俭《天堂里的房子》等8篇作
品获三等奖，常新港《云羞涩》、李彩红《深山里的杜鹃
花》等10篇作品获优秀奖。

据了解，本次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大赛参赛者以青
年人和非专职创作的儿童文学爱好者为主，获奖者来
自各行各业，展现出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创作队伍的丰
富性、多元化和新风貌。《少年文艺》杂志将陆续发表
全部获奖作品，历届获奖作品将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
版发行。江浙沪儿童文学创作基地揭牌仪式同期举
行。第十三届“周庄杯”全国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大赛
即日起正式启动。

（康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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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书房

赵菱《星辰帝国》：

虚构的虚构的““璨空璨空””之下之下，，是现实的是现实的““桑榆桑榆””之土之土
□陈 曦

2019 年，梅杰在《为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做准
备——“中国儿童文学大视野丛书”漫谈》一文中发出了

“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号召。因为“重写”的说法在
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中并不多见，即便有学者自发地做
着这项工作，也并没有成为学界共识。不过，这一写史
理念在儿童文学领域的缺席，并不意味着没有必要性
或可行性，特别是当中国现当代文学界的“重写文学
史”浪潮为文学史研究开拓出新空间时，可以想见“重
写”或可作为新的研究理念推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
尤其是随着这一学科的不断发展演进，其中一些问题
亟待从新的研究视角进行阐发。去年，梅杰推出了新
著《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为此起到了表率作用。该书秉承“重写”的理念，以置
身历史之外的理性客观的态度重审历史，基于审美体
悟，置身文本之中反思既往研究的论断，重新划定了一
个具有鲜明个性的儿童文学史体系，为未来的儿童文
学研究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置身历史之外，用理性客观重写

在梅杰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儿童文学作为中
国现代性进程的文化组成部分，存在着一定的交叉关
系，所以《纲要》的写作将部分近现代以来文学名家的
作品也视为儿童文学。比如，他认为梁启超、黄遵宪等
人是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重要人物，认为“梁启超可谓
是中国第一代儿童读物的推手”，“大大激发了当时有
意识为儿童写作的作家的写作兴趣和勇气”。不过，宏
大的历史观并不意味着无边际地泛化研究
对象，在扩大研究视域时，梅杰也意识到这
种视域可能面临的困境——虽然个人写作
的文学史有着更多的自由发挥空间，但也
由于是个人写作，难免带着研究者的预设
观点，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盲区。梅杰并
不避讳这一点，引入了现代阐释学的历史
观，表示该书所追崇的“重写”必然是“个
人化”并“带有印象主义文学批评的味
道”。正因为梅杰直面这一学术写作可能
存在的问题，所以时刻高悬“达摩克利斯
之剑”，做到了置身历史之外进行理性、客
观的评价，时刻以是否符合儿童生命特
性、儿童美学精神为基准线，用这一尺度
筛选着《纲要》所要探讨的对象。比如，
梅杰认为古典文学的确有适宜儿童阅读
的作品，但也只能视为儿童读物，因为即
便古代中国“那种零星的、个别的适合儿
童阅读的作品，当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并
没有在整个社会产生影响，更没有改变

‘父为子纲’‘儿童是缩小的大人’的儿童
观”。探讨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成就，也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尽管五四是中国
儿童文学的诞生期，“儿童文学的各个文体的多个第一部，都诞生于五四时期”，但
梅杰客观地辨析这些作品所具有的史学价值与审美价值，并未将其等同起来。比
如，他在评价叶圣陶的童话时，表示叶圣陶童话的重要性在于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创
作提供了极为新颖的童话文体范式，而不是提供极高的童话美学内涵。鲁迅对叶
圣陶童话的评价是中肯辩证的，他表示“叶绍钧先生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
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但梅杰深入原典后，却发现后面还有一句——“不料此后
不但并无蜕变，而且也没有人追踪，倒是拼命的在向后转”。因此，即便鲁迅赞扬过
叶圣陶的文章，也要回到具体语境进行整体分析。梅杰也对文学研究会的“儿童文
学运动”做了重审，他着眼于文研会具体作家的作品，指出“文学研究会的‘儿童文
学运动’并不足以完全代表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全貌”，并从观念、语言、文体意识
以及历史地位等方面作出总结性分析。比对以往的中国儿童文学史著作，这种表达
极为少见，可见在重写理念的烛照下，梅杰摆脱了既往研究束缚，尝试进行历史的再
发现。

置身文本之中，用感性温度重写

梅杰对待历史保持着理性客观的态度，同时也有文学研究者的感性自觉。即便
面对经典名家，该书也给出了公正的评点及具体解释。比如，梅杰认为“冰心的《寄小
读者》，也难说是一部写给儿童的散文集”，因为《寄小读者》并不是直面儿童心理所写
的作品，更多的是一种抒发个人情绪的写作。他还对一些评价做了澄清式的反
拨——“那些误读金波的学者，分明没有站在儿童文学立场品评，而是错误地使用了
成人文学的标准。金波的这种探索，我认为标志着更深入、更透彻、更自觉的儿童文
学文体的建构意识”。为了论断的全面性，梅杰还引入了多学科视角分析作品。在评
价严文井的《下次开船港》时，梅杰表示这部作品不同于该时期的其他童话，回归了文
学本位，且“致力于儿童的幻想空间的开发”，但从儿童心理学来看，这部作品的教育
意图不够科学。

除此之外，梅杰对“童话”一词的溯源、辨析，较为典型地突出他对文本的重视。
此前，学者朱自强曾撰文详细考证，表示“中国的出版物上第一次使用‘童话’一语就
是1908年11月”，这一观点目前也得到国内学者的认可和应用。但是，梅杰并未止
步于此，他注意到“童话”这一文体概念虽然很早就进入到中国，但当时其承载的并不
是原有的文体内涵。梅杰找到相应的文本，认为：“用今天的眼光看，《无猫国》自然不
是一篇童话，不过是一篇故事罢了。《大拇指》有一点幻想色彩，但更多也是民间故事
的味道，并不是成功的童话。而且，《童话》丛书里的作品，延续清末编译多于原创的
做法，基本都是从西方作品编译而来。”如此一来，尽管孙毓修最早使用了“童话”一
词，但当时的“童话”代指的是儿童文学，而不是作为文体的“童话”概念，这样的评价
也就变得有说服力了。这种坚持从文学文本中生发出个人体悟的写法，也避免了“从
概念到概念”的空泛研究。

个人写史的限度与向度

儿童文学的跨学科性使得个人写史有着一定难度，尤其是要跳出前人的研究进
行“重写”，可能更会难上加难。当然，这本儿童文学史的“重写”既不是为了全盘颠覆
此前的文学史观点，也不是有意拔高某一段历史，而是在历史之外理性看待儿童文学
的流变，在文本之中理解中国儿童文学的美学进程。不过，由于这本书是从讲义演绎
而来，其中一些观点如果有进一步的阐述会更有说服力。譬如，谈到诞生期（1917-
1927）的中国儿童文学，该书认为“五四时期，鲁迅与周作人保持着近似的儿童观和儿
童文学观，这是周作人对儿童问题的研究，启发了鲁迅”。二者之间如何的“近似”，又
是否真的是“周作人启发了鲁迅”？此外，梅杰在大历史的视野下尝试融通“现当代文
学”与“儿童文学”的边界，那么是否可以再增加一个维度，从中外儿童文学的对话关
系中勘探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变迁，这是否会为中国儿童文学刻画出一个更立体
的发展状貌？

总的来说，《纲要》一书是梅杰从新视角对中国儿童文学进行回溯与反思的成
果，既有对历史保持客观理性的审视态度，又有深入文本置身其中的审美判断。诚
如书中引用的学者刘绪源的观点那般，梅杰也遵循着“发现不写史、不从史的角度
研究就无从看到的秘密”，“运用史的眼光，通过史的视角，给关注某一时段文学的
人们提供有益的参照”。这既是重写所要秉承的原则，也是重写所要达成的目的。
没有创见的学术研究只是原地踏步，而“个人化的真实表达无论偏颇与否，都显得
弥足珍贵”。梅杰以一种“真实”而又“个人化”的表达，为今后儿童文学史研究提供
了新的思路。

梅
杰
梅
杰
《《
重
写
中
国
儿
童
文
学
史

重
写
中
国
儿
童
文
学
史
（（
纲
要
纲
要
）》
：
）》
：

个
人
写
史
的
客
观
与
温
度

个
人
写
史
的
客
观
与
温
度

□□
汤
素
兰

汤
素
兰

刘
天
赐

刘
天
赐

赵菱是一位精擅于“挖掘”的作家。无论是深耕于
以“个人史”管窥宏大历史的现实主义创作，或是追探
以虚映实的幻想小说创作，作家都以“挖掘”自身经
历、时代症候、历史残篇为方法，进行纵深型的探索。
《星辰帝国》也是这样一部作品，作家以玄妙的情节探
究讲述中国故事的另一种方法，以童心诠释成长过程
中的失去与铭记，张扬幻想小说的生长性。

本土化魔幻与民间资源的综合构建

《星辰帝国》是一部充满中国元素的幻想小说，故
事中的“仙人”与精灵们形态各异，性情各异，却都有
着各自的“渊源可考”。一类是以“灶神”“土地神”“财
神”为代表的“司职之神”，一类则是以“烤鸭先生”“冻
梨小姐”“金子姑娘”为代表的来自于作者其他故事或
诞生于情节土壤中的“文本精灵”。

小说中这些神仙与精怪看似被作者随意赋名，实
际上传续着一种宝贵的民间讲述传统。从《山海经》
《搜神记》到《聊斋志异》，从代代相传的志怪传说到田
间地垄与外婆怀抱里的灵光杜撰，无不写满了人类童
年最为闪光与灵动的诗篇。故事熔典籍记载与口述传
统于一炉，这是带有民族性与民间性的讲述方法，极
具辨识度与吸引力。

当然，在故事的讲述中，我们也看到了作家对于
本土魔幻与民间资源的综合性构建。小说延续着中国
传统叙事学的线性结构，以双重缘起开篇。作为画家
的妈妈忽然迷失在自己的画作中，唯有亲近的人可以
看出这种“出神”意味着的迷失。寻找妈妈的“灵魂”是
故事的第一重缘起。而主人公威威与小蕊发现流星幻
化成的蓝凤凰，意外将其种成一棵只有孩子才能看见
的“天树”，当他们攀援而上进入那层“异度空间”，小
说便开启了第二重缘起。

妈妈的“灵魂消失”会让读者第一时间想到聊斋
故事中的“璧中人”，不同的是，作为儿童故事，作家是
以儿童的“找寻”来完成妈妈“主体性”的回归。而神树
则更具象征意味，当“树”这一意象被西方神话“专利
化”后，赵菱以一棵蓝凤凰涅槃的神树重申中华传统神
话中“树”的独特意味，扶桑、寻木、建木、大椿……无一
不是具有“沟通”作用的神树，它们或联通人间与神域，
或沟通着生界与冥界，是由“实”到“虚”的媒介。故事中
的星辰之神、土地之神、“膏兽”，或是元宝公子、灵貘、
飞蝶等，都是作者熔铸传说、重构想象空间的“梁
柱”。在这个意义上，《星辰帝国》实践了另一种中国
故事的讲述方式。

“破梦”的设计与不能忘却的童心

儿童的成长是儿童文学的一条辅助型脉络，如若
单纯以描写儿童成长为作品的唯一要旨，那么这部作

品恐怕很难成为经典。
在《星辰帝国》中，作家以环环相扣的情节推动主

人公发现“仙界”的隐秘，威威与小蕊从厨房到各类食
材烹饪出的“故事”中，一点点揭开蛛丝马迹，直到威
威在时空幻境中发现已经去世的纯纯和诱惑他步入
囚笼的妈妈，直到钟表里的“小人”揭秘被“抽取灵魂”
的真相，他才恍然明白：那些被抽取的“灵魂”，是一颗
颗耽爱幻想，充满浪漫的童心；那些被幽囚的小人，是
在现实中长大的孩子心中被隐没的美好回忆与浅浅
的执念。当充满了幻想的小紫荆被那个“最渴望见到
的人”带到钟表里，当一场大火烧掉了小花精的家，便
标志着两个孩子的童年结束，是遗憾与苦痛让他们

“成长”了，他们丢失的是无忧无虑的童年，是一颗能
够与世俗抗衡的童心。

在这段惊心动魄的“揭秘”过程中，主人公的成长
是嵌定在不认同“长大”的基础上的，这是一种对童年

“合法性”的坚守，是对童心不可或忘的呼告。故事中大
人们的童心，被囚禁在潜意识的钟表里，这就是作者要

“破”的梦、要打开的“局”。

反向的救赎与正向的呵护

小说中描绘了两场惊心动魄的“博弈”。其一是

帮助璨空找寻他的记忆碎片，其二
是为书中所有被抽取灵感乃至灵魂
的“曾经的少年”突破自设的“长大”
的囚笼。

“每天疯狂地制造故事，已经超
出了我的能力范围，可是我无法停
止，仍然控制不住地想去人间攫取
人类的天才，把他们囚禁起来，为我
创作更奇妙的故事……我想让自己
停下来，你明白吗？”璨空无助的话
语道破了他的真实“身份”，故事中
的这位无所不能的神仙实际上正是
我们自己。故事里没有善恶的对立，
只有虚实的对影，就连那只在幻境

中迷惑威威的山膏与被赋名的朋友森乐都是如此。在
虚中求“实”，也正是这部小说强大生长性的重要特
征。故事在完成的时候，便已经脱离了作者的把控，好
的文学作品是能够独自生长的，它以读者所经历的现
实为土壤，开花结果，各自甜蜜也各自忧伤。

主人公终是帮助璨空找到了记忆碎片，那个孤独
的少年，以烂漫的幻想丰盈着自己，长大后却忘记了自
己痴迷灵感的原因。威威完成的是对璨空失却童心的
找回，而威威经历的一切，也正是对自己，更是对读者
的殷殷相告——我们会长大，但请不要忘记那个天真
的、带有无限可能的少年，他们或许正在被我们亲手关
在时间的囚笼里。

故事的结尾，被解救的小人儿们依旧在那虚幻的
空间内，但现实中的大人们却纷纷想起了那个曾经被
称作“小紫荆”“小花精”“小飞侠”的自己。当威威惊讶
地发现，他“拯救”的这些记忆或言童心正是自己的家
人时，小说的另一重生长性便闪烁出了璀璨的光华。这
是一种反向的救赎与正向的呵护，儿童世界对成人世
界的冲锋由此开始。

当然，对长篇有着“执念”的赵菱仍然在故事里
埋下了理解文章的诸多“种子”，等待着读者促成其
生长。比如对艺术的萌动为何会被抽取“灵感”之
丝，少年时期的爱好为何被我们慢慢忘怀……小说
毫不讳言，在虚构的“璨空”之下，是我们现实的“桑
榆”之土。

（作者系天津市作家协会文学院签约作家、评
论家）

6月1日，新时代儿童成长影片《向日葵中队》在南
京首映，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

该片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明办指导
扶持，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南通市文明办和中共南通
市通州区委宣传部共同打造，是一部践行和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关注和培养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生动影片。

该片根据江苏青年作家刷刷同名小说改编，原著
曾入选中宣部“优秀儿童文学出版工程”，荣获江苏省

“五个一工程”奖等多项荣誉。影片特邀“全国十佳导
演”陈应歧、青年导演陈聚之执导，陈应歧、薛梅、杨晓
蒙担任编剧。影片主要讲述了五（3）班的同学们，面对

“来自星星的孩子”莫离，从不解、困惑到包容、接纳，共
同进步和健康成长的故事，生动展现“向日葵中队”的
孩子们阳光、友善、多彩、向上的风貌，讴歌老师对儿童
心灵家园的细心守护。

观影后，导演团队、主要演员、原著作者、专家学者
及观众朋友们都分享了感受，《向日葵中队》是一部饱
含温度，充满向上力量的电影，为特殊儿童教育展现了
新的可能，将在孩子们心中深深播下希望的种子。

（儿 文）

心向阳光 温暖绽放
儿童电影《向日葵中队》在宁首映


